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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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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起!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

所发起重新编纂中国近代史项目!

力邀两岸及香港学者参与"!%$&年

年中!#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付梓

出版%年末!这部作品获选中国社会

科学院重大创新成果名录! 并入选

第八届社科文献十大好书之列"

新史料、新证据、
新观点

!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西单图
书大厦，工作人员指着精品陈列柜
里陈列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
国卷》告诉笔者，“这书来一套卖一
套，现在又只剩一套了。”据发行方
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的信息，这套
书已加印"次，仍供不应求。学术著
作为何在读者中引发如此热烈的关
注？这次“新编”提出了哪些新观点？
怎样处理两岸对一些历史敏感议题
所持的不同政治立场？海峡对岸的
历史学家带来哪些不同视角？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主编分

别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王建朗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所长黄克武。参与撰写者均是近
年来中文史学界活跃的学者，其中
大陆学者#$人，台湾学者"!人，香港
学者"人。所有学者均以个人名义参
与撰写。

全书分为民国卷和晚清卷，每
一卷又分上下册。专题研究方式类
似西方的剑桥史体例，大体以时间
和事件为经，社会发展面向为纬，分
章探讨鸦片战争到!%$%年间最为关
键的一些历史课题。上册以时间和
事件发展变迁为主轴，下册则包含
了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文化思想
等专题。
“这套书可以说是中文学界在中

国近代史领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统
展现。也是首次尝试两岸学者达成对
中国近代史的共识。”王建朗说。
他称，这些年来新公开的史料，

为两岸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关键
性细节”，“凭史料说话”，对过去的
不少因各种因素形成的“成见”给予
修正和重评。对北洋政府的重新评
估是近年来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
话题。这套书系统讨论了北洋政府
时期的内政与外交，展示了学术界
的最新研究成果。北洋时期曾被视
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
时期”，该书修正了人们的这一印
象，指出北洋时期在内政方面虽乱
亦有治，在司法等国家制度建设方
面迈出了近代化的一步。
在外交方面，顾维钧等一代具

有专业素质的外交官被推上历史舞
台，“修约外交”策略循法律路线，依
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为改变
中国国际地位作出正面贡献。这套
书的每一章由一位受邀学者独立撰
写，写完后提交三地学者相互交流
提意见。两岸学者之间的交往已有
二十余年。在长期学术交流中，双方
已形成尊重对方表述方式和写作特
色的习惯，交流探讨更多着眼于学
术本身，从学术出发，遵循学术规
范，允许保留各自语境和表达习惯，
对于暂时没有达成共识的“大历史
观”和历史问题给予搁置，这种工作
方法恐怕是这套书能够顺利成型的
一个“巧妙”因素。

“八年抗战”与“十
四年抗战”在学术上不
必强求统一表述
同样的方法更多地运用在国共

发展及抗战议题中。这是两岸分歧
的关键部分，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各自不同的史观和立场显然是难

以避免的，我们的底线是原则问题
坚持观点，一些暂时没有共识的具
体问题不作专门论述或暂时搁置。”
王建朗说。
本书的主编之一黄克武在本书

序言中充分记录了两岸学者如何
“求同存异”。国民党史部分主要由
台湾学者负责，共产党史部分由大
陆学者操刀。两方观点相互补充，拼
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图像。

近期关于教育部修改中小学地
方课程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
概念的消息引起各界热烈关注。在学
术界，两岸学者是怎样看待这一问
题？在这套集“近年研究成果之大
成”的史书中，又有怎样论述的呢？
王建朗说，海峡两岸在过去很

长时间内都习惯称为“八年抗战”。
但在大陆学术界逐渐出现变化，“!$

年抗战”的提法已出现多年，这些年
一直是两说并存，根据不同语境、不
同场合使用不同表述。十四年抗战
和八年抗战，分别指包括局部战争
在内的抗日战争全程和全面抗战时
期。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是局
部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则开启了全
面抗战局面。
在公共教育中，普及!$年抗战

的知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日本对
华侵略的长期性，认识到中国抗战
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自有其必要。但
在学术研究中，大概很难也没必要
以一刀切的办法排斥某一种表述。
“&年和!$年各有所指，其实并

无根本矛盾。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
已是两说并存，即是同一学者，也会
在不同的场合交叉使用这&年抗战
和!$年抗战这两个概念。”王建朗
说，《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便反映
了学界的这一状况。该书第十一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即以!$年抗
战为内容，第十二章“战时外交：从
苦撑待变到大国擘画”则以&年全面
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为内容，该书
并未在这一方面强求统一表述。

两岸学术交流“三
部曲”曲折拼就完整
历史图景
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等重要

史料、档案、报刊资料和回忆录等解
密，“民国热”兴起。新史料帮助史学
界更多的摆脱局限性，尽可能地摆脱
“以论代史”。但在王建朗看来，蒋介

石日记的解密更多是提供了细节，
对其人其事的评价在此前的大陆学
界已经摆脱了刻板和单一的印象，
新史料的发现深化了已有的研究。
这本书的顺利出版是海峡两岸

二十多年来学术互动的结果。台湾
学者陈三井先生曾用“境外相遇，犹
抱琵琶半遮面”“轻舟已过，两岸猿
声啼不住”“海峡春潮，从此千山任
可行”概括两岸学术交流的三个阶
段，王建朗对此深有感触。“较早时
候是台湾学者来大陆比较方便，那
时候双方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问
题，是要提前做好可能会发生交锋
或各种意外的心理准备的。”台湾开
放自由行后，大陆学者到台湾也容
易了，两岸有了更多层次、多方位的
学术交流，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
究所每年就要派出二十余人次的学
者前往台湾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
“随着这些年两岸史学界学术

交流和往来的频繁，我们感觉这件
事'共同撰写(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
时候。")!!年对台湾和香港学界发
出邀请，得到积极的回应。”在这样
的共同意愿之下，《两岸新编中国近
代史》所展示的历史图景不是单一
的线性演进，而是千回百转的多面
发展*有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
对峙，但也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败
寇的叙事。
王建朗说，从!&$)年到!%$%年

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主要在做两件
事：一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二是争
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
期间内忧外患，风云变化。“如何深
入认识这一段历史，并借此观察现
状，思索未来，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
命运的人应当思索的严肃命题。进
一步繁荣两岸学术交流，让两岸民
众知道曾经的共同历史是什么样，
这也是两岸之间增长共识、增进情
感的重要渠道。”

摘自&小康$微信公众号

"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一

书广受读者喜爱! 市面销售供

不应求

玄机无界
达世新

! ! ! ! ! ! ! ! ! ! !"#自己办公司

不多会，忻飞坐上电梯直上高层，又跟着
梦韵穿过面积很大的中西式客厅，这里从家
具、布艺乃至摆件上都强烈透现出主人的奢
华与气派。
“忻飞来啦？”客厅左首的房里传来了林

总热情浑厚的男中音。在忻飞听来，就像父亲
或是老朋友在招呼自己。忻飞转进书房门，就
见林总放下手中毛笔，从临窗铺着宣纸的红
木书桌旁向自己走来。他今天穿着件对襟中
式马褂，但仍不失穿西装时的风流倜傥。
“林总好！”忻飞有礼貌地叫道。“好好，请

这边坐。”林总客气地示意忻飞坐到一张黄杨
木交椅上。忻飞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坐这种
椅子，落座后感到既新鲜又不自在。两手搁到
两边的扶手上又收了回来。林总也在对面的
交椅上坐下。他坐得很舒展，气定神闲。

他们隔着张红木大理石拼接的长茶几。
旁边置放着一座挺大的落地珐琅质地球仪。
梦韵就在长条茶几的侧面坐下。伸手摆弄

起桌上的一套茶具，她沏茶的手势娴熟雅致，
宛如一个专职的茶道女子。不多会儿，当他俩
端起梦韵递上的紫砂茶杯时，林总转脸笑问忻
飞：“怎么样啊，一个多星期了，考虑得差不多
了吧？”但忻飞没说话，只是低头抿了一口茶。
林总觉得有些异样，手指在扶手上弹了几下。
梦韵的睫毛一动，也不禁投来关注的目光。

忻飞在椅子上不自在地移动了下身子：
“林总，我由衷感谢您对我的器重和关爱，但我
考虑下来觉得……还是应该学您的样，自己办
公司。”这话语调虽并不高，但在林听来却犹如
忻飞在房间里放了个爆竹，令他耳朵发震。
“自己办公司？”林总追问道，“你资金哪

里来？难道你这几天中了大奖？”忻飞的情绪
有些稳定下来，开始迎着林总的目光：“当然，
如您觉得不便也没关系。”他不想伤着自己的
自尊心。
不想来我公司工作，还想要我扶持你自

己办公司？这太搞笑太过分了吧！一股怒气蹿

上林总的心头，他不由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
回走动。不过，他不会轻易发作，这得益于他
多年来的历练。再者他感到这毛孩还真有种！
梦韵对忻飞的决定虽大感意外，但很快

也觉得在情理之中，似乎应该帮忻飞一把。她
在提起玻璃茶壶给忻飞杯中续水之际，委婉
地问道：“忻飞，你向林总借资金，可万一公司
办不下去了怎么还贷呢？”这看似质问忻飞，
却无形间把话题朝前推进了一步。
林总听到了这话，当即停下了脚步，目光

直射忻飞。这时，梦韵走过去把续了水的茶杯
递到了林总手上。

忻飞坚定地说：“我觉得我能办好公司，
而且资金并不需很大，四五百万就可以了。”
“四五百万还不算大？你不是只办个互联网公
司吗？”“我得建个数据中心，建个集装箱式的
可移动的。”忻飞回答后，又补充道：“万一公
司办失败了，这资金我保准还给林总，不会欠
到下辈子去。”
林总是个凭实力打拼过来的人，懂得如何

与伙伴和对手打交道。也就在他走回座位的短
短几十秒时间里，他已盘算好了。“忻飞，说实
在的，我很欣赏你，这样吧，我可以把钱借给
你，而且分文利息不要，而且做输了也不需要
你还钱。但有一条，我们定个期限，当项目办不
成时，你就来到我公司上班，怎么样？”
而忻飞也有点发懵，他本来想林总要么

同意要么不同意，想不到还有这么一着。他的
目光与梦韵交汇了。勇于一搏的他一下拿起
茶杯，诚意说道：“好吧，我答应！我以茶代酒，
感谢林总的安排！”
“一言为定，祝旗开得胜！”林总也举杯同

忻飞相碰：“不过我这里酒可不缺，而且都是
好酒，晚上我们再同桌共饮。”忻飞推辞：“我
待会儿就走了，不想再占您宝贵时间。”
梦韵忙接上去挽留：“今晚林总已准备了

家宴，还特地请了燕云楼的厨师过来。”
忻飞更觉不安，正要在说什么，就觉得林

总的手肩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哈，上梁山入
伙哪有不喝酒的道理。”林总风趣而畅快地说
道，“何况晚上并不单独请你。”林总拉起他的
手，“来，到阳台去看看，你干航空的，视野开
阔很重要喔！”

梦韵俏皮地跟上去说：“这里可真的是
‘居’高临下啊，”

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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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间屋子，记得小一点的是父母的房
间，里面有一张大床、一个衣柜，还有一台十
八英寸的金星牌彩电；大一点的既是我和姐
姐的房间，又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摆了一
张小床、一个长沙发、一个五斗柜、一张四方
餐桌。没错，最早我是睡沙发的。房子是爸爸
单位分配的，爸爸在交通系统下边的轮渡公
司工作，一直干到退休。

后来姐姐和我先后住校读书，再
后来先后成家。我结婚的时候，夫妻
俩仍旧和父母住在一起，挤是挤了
点。妻子老家在海岭，在滨海也没有
房子。其实早年滨海人的住房条件都
差不多，还有几代人窝在同一个屋檐
下的。我是直到儿子出生后，父母在
漾外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搬出
去了，才住得宽敞些。

傍晚的时候，我回家了，终于回
家了。我趴在大房间外的窗台上，注
视着屋子里的每一个细节，我曾经非
常熟悉的细节。放心，我很安全，对于
爬行和跳跃，已经十分在行。
我特别关心墙上挂着的手撕日历。我想

知道，今天是哪一年哪一天。哦，看清楚了，今
天是 !%&+年 !!月 &日。我算了一下，这一年
我十四岁了，应该在读初二的第一学期。

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饭，只见她裹
着围裙跑里跑外，往餐桌的一侧摆放碗筷。
哦，妈妈的样子变化好大，没想到三十年前
竟然是这么干练利落，一刻不停。妈妈是“老
三届”知青，和爸爸相识于太屿东风农场，在
农场结的婚，生下姐姐以后，妈妈顶替外婆
回到了滨海，记得退休前她在滨海外语学院
当图书管理员。

餐桌一旁，姐姐正端坐着专心做作业，
两条麻花辫真好看。姐姐大我两岁，应该在
读高一。对了，她平时住校，每周六下午才回
家，今天刚好是周末，上世纪八十年代似乎
没有双休日。咦，爸爸还没回家？应该是已经
下班了，还在路上吧！
“我回来啦！”忽然，门口传来响亮的声

音，我确定那不是成年人的声音，那是没有
完全发育的男孩的声音。哦，那是我！我喜欢
我小时候的样子，不对，是十四岁时候的样

子。不胖不瘦，脑袋圆圆，头发浓密黑亮，不
像四十岁以后的我，脑袋既秃，头发又白，应
该是基因的作用，我随父亲，像他。

我在离家不远的枫林中学念的初中，是
班里的学习委员。记得我初中的成绩还不
错，偏文的科目更出色些，我记性特别好，记
年代、记日期、记数字不敢说分毫不差，基本
也是八九不离十。不过现在看来，当年的我

聪明有余、勤奋不足，每次考试差不
多进班级前三就心满意足了，那时
候学生的竞争意识不强。现在想来，
其实那时候只要稍稍努力一下，考
个年级前三或许也不是难事。
姐姐就不同，虽然也在枫林中学

念的初中，但三年里每次考试都是年
级第一。“李晓燕”的名字在同学们看
来代表着一个传奇，在老师眼中则是
拔尖生的标准符号。她是直升滨大附
中的，这是当年枫林中学唯一的滨大
附中保送生名额。不过，她一直是学
霸，大学也是保送的，滨大中文系本
硕连读后留校当了老师。

我发现，穿越回三十年前，似乎
也不错。可恨的是，我竟然变成了一只猫。我悄
悄爬向窗台边缘，然后纵身一跃，轻巧地落在
小房间外的窗台上。然后，肚子尽量紧贴窗台
趴下，以防被屋里的男孩———晓军发现。晓军
把书包往墙上一挂，随手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好大，熟悉的旋律穿
过窗户玻璃，飘进我的耳朵，那是日本电视
连续剧《青春的火焰》主题曲。哦，这部电视
剧我确实看了好多遍，记得那时我很迷恋小
鹿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剧就那么几
部，《女奴》《血疑》《滨海》，我用脚趾头都能
掰得过来，有些台词都背得出，剧中的旋律
已经融入我的血液和骨髓。
“电视声音调轻一点！”隔壁屋子姐姐的

喊声，把我从沉思中拖了出来。晓军敷衍地
随口回了一声“哦”，却并不起身，仍旧懒洋
洋地斜靠在床边，目光不离电视机半分。
“晚饭做好了吗？”门口传来洪亮的声

音，成年男子的声音。是爸爸，爸爸回家了。
“开饭啦！”终于等来妈妈吹响的晚饭集

结号，那无比亲切的声音。“晓燕，收好作业！
晓军，关电视！”爸爸也发话了。


